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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气乐了：“他当街抢了
我的马，为何我不能追上来讨
要？”他忽然情绪一低，带着哭
腔：“抢就抢了吧，为什么要杀了
它啊？绿眉多善解人意，跟我这
么 多 年 ，就 这 么 死 在 巷 子 口
……”语气忽又一顿，“马死尚能
用金偿，我的诗也都烧光了，这
可怎么赔啊？”

张小敬没空听他唠叨，对姚
汝能沉着脸道：“把这家伙和狼卫
的尸体都带走——

对了，远来商栈那边怎么回
事？怎么会燃起黄烟？”

“唉，别提了。远来商栈那
边突然闹惊畜，好几匹生马跑了
出来，偏偏又是没牒照的，正赶上
我们上门，一亮身份，商栈的人以
为是西市署缉私，一句话没说上
就打起来了……”姚汝能一脸无
奈地解释，同时摸了摸额头，那里
有一道新鲜的狭长伤口。

张小敬歪歪头，还未发表意
见，忽然听到远处望楼咚咚几声
鼓响。这是提醒声，说明即将有
靖安司的命令传来。两人同时朝
望楼看去，一会儿楼上武侯开始
挥动旗帜。姚汝能连忙开始转

译。他的脸色随着转译的进展，
变得非常古怪。

张小敬问道：“是谁发的命
令？李司丞吗？”

“不，李司丞只是副手，这个
命令是贺监亲自发的。”

“贺监？”
“哎，您不知道吗？就是靖

安司的真正长官——贺知章。”
听到这个名字，张小敬微微

动容：“命令是什么？”
姚汝能译完命令，整个人完

全呆住了。好在望楼的命令都会
重复传送三次，他忙不迭地又译
过一遍，发现无误。他看向张小
敬，有点手足无措：

“靖安都尉张小敬，即时夺
职，速押归司台……”

第三章
午正
天 宝 三 载 元 月 十 四 日 ，

午正。
长安城，长安县，光德坊。
贺知章站在靖安司大殿的

正中，手里托着一枚铜金方印，神
态平和。李泌站在他的对面，目
光锋锐如飞箭射来，可却不能影
响这位老人分毫。

司里的其他人都低下头去
装作忙手头的活，谁也不敢发出
声音。

这时殿外的通传跑进来，先
看看李泌，又看看贺知章手里的
大印，犹豫了一下，这才向贺知
章拱手，粗声粗气道：“怀远坊望
楼回报，张都尉已被控制，即刻
返回。”

虽然他有意压低嗓门，可还
是让周围的人都听了个通透。

贺知章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满意地点了一下头，这才对李
泌语重心长道：“长源，莫怪老夫
用这司印压你，实在是你行事太
孟浪——任用一个死囚为靖安都
尉？还是刺杀上司的不赦之罪？
传出去，明天御史们的弹章能把
你给埋喽！”

李泌怀抱拂尘，冷哼一声：
“明天？不知这长安城，还有没有
明天可言。”

“啧，长源哪……你勇于任
事，老夫自然明白，但兰台的人
能明白吗？相国们能明白吗？
就算他们明白，可在乎吗？”说到
这里，贺知章特意加重了语气，

“你以为老夫为何匆匆返回？李

相那边已经听到行动失败的风
声，试图夺取靖安司的指挥权！
现在老夫还顶得住。若他知道，
你竟把长安存亡押于一个死囚
身上，到时候群议汹汹，就是我
也扛不住压力！”

他见李泌沉默不语，又换了
副和蔼口气：“朝堂之上，处处伏
兵，稍有不慎便是倾覆之祸——

老夫今年八十六岁，已无所谓，你
还年轻，要惜身！”

贺知章一口气说这么多，可
称得上推心置腹，可李泌却不为
所动：“您在这里每教诲一句为官
之道，那些突厥人就离得逞近上
一分。”他看了一眼殿角，铜漏里
的水依然无情地滴落着。

贺知章道：“我没说不抓突
厥人！只是听说那人对朝廷的怨
恨溢于言表，你就这么信任他？”

“我不信任他，但他是现在
最好的……不，是唯一的选择。”

“西都汇集天下英才，满城
人物，难道没一个比得上那死囚
犯？”贺知章口气转而严厉，“你
已错了一次，让靖安司倍受重
压。如今情势，可容不得第二次
犯错！”

李泌踏前一步，目锐如芒：
“您只想保住靖安司，而我要保住
长安！”

这时通传第二次踏入殿内，
粗着嗓门吼道：“报，靖安都尉张
小敬等，已至门口。”贺知章挥了
挥衣袖：“不必进来了。把他的腰
牌收缴，直接押还长安县。”

这时李泌忽然大喝一声：“慢！”

“长源。”贺知章的语气已带
着几丝不满。李泌却不顾呵斥，
呛声道：“刚才西市、怀远坊先后
有黄烟升起，必有重要进展。不
如先叫他进来，交代清楚，再议
处不迟。”贺知章明知李泌在拖
延，可也明白眼下情势紧急，于
是轻叹一声，挥了挥手。

不过他又安排了四个旅贲
军士在侧，一旦张小敬报告完，
就立刻上前将其拿下。

贺 知 章 轻 易 不 会 干 涉 司
务，但若李泌逾越了规矩，他就
会化身笼头缰绳，把年轻人拽回
来。突厥狼卫当然要抓，但他绝
不能让政敌们找到借口，染指靖
安司。

这一切，可都是为了那一
位的安全。

脚步声响，张小敬大剌剌
地迈入殿中，全无突遭解职的惊
惧。他先冲檀棋眨了眨眼睛，然
后把好奇的目光投向那位须发皆
白的老者。

这个人在本朝实在太有名
了，诗书双绝，名显开元、天宝
二十多年。就在十天之前，贺知
章宣布告老还乡，天子特意在城

东供帐青门，百官相送，算得上
长安一件颇轰动的文化大事。可
张小敬万万没想到，这位名士居
然又潜回京城，摇身一变，成了
一个和文学毫无瓜葛的靖安令。

他今年已经八十多岁，致
仕时已是三品银青光禄大夫兼正
授秘书监——这是为什么别人敬
称其为贺监——来做靖安令这么
一个所由官，实在是高配。很显
然，做出这个安排的人，不指望
贺知章能有如何作为，只是希望
凭他的资历和声望坐镇正印，方
便副手李泌在下面做事。

张小敬忽然笑了，贺知章的
出现，解答了他一直以来的疑问。

长安城的城防职责，分散
于金吾卫、京兆府、御史台、监
门卫等官署，叠床架屋，矛盾重
重。这个靖安司凭空出现，凌驾
诸署之上，若非有力之人在背后
支撑，绝不可能成事。

贺知章的身份，除了银青
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之外，还
有一个太子宾客的头衔。而李泌
则是以待诏翰林供奉东
宫 。 这 靖 安 司 背 后 是
谁，可谓一目了然。 19

连连 载载

河床消失了，源头仍在
大自然总是有奇迹呈现。
洪荒年代，王屋山巅氤氲弥漫，化成水，滴落

到太乙天池，称为沇水。沇水穴地洑流，形成东西
两股细流，到达平原涌出为泉。二源汇流，冲出一
条河床。大禹治水之年，疏导沇水东流，易名为济
水。济水三洑三现，流经河南、山东的大块土地，
长达一千八百里，最终汇入黄河，注入渤海。

不知何年，济水成为一个传说。沿途留下的
地名济源、济宁、济南……成为传说中的记忆。

黄河多次改道，最终，黄河与济水复合为一
条河流。济水在黄河的泥土之下隐姓埋名。

奇特的是，河床消失了，源头仍在。
古代并称四渎的河流为济、淮、江、河，济

水为首。何故？清澈无双，君子之河也。济源境
内的济水，曾有千仓渠的美誉。四渎均建有水神
庙，济渎庙被誉为天下第一。

唐玄宗封济水为“清源公”，济渎庙因之又名清
源祠。雁过留声，河过留名。英姿已逝，精魂长存。

济水至清。内心贪婪的人们来到济水源头，
可会心生愧疚？

河犹如此，人何以堪！
走出王屋山的愚公

第二次造访王屋山的愚公村。比十多年前阔
气多了，多了一些远古村民古朴的雕塑，还有一
个写着“愚公故居”的大门。广场上九旬愚公带
领子孙们挖山的群雕，更显雄伟。

一个连姓名都未曾留下的山间老者的农舍，
成为游客必看的风景。

意外的收获是围坐在一个伞状的亭子里听琴

书。唱的是愚公移山的故事。
琴书犹如王屋山的山泉，溅起的水珠是游客

的心跳。
2000多年前，一个隐居在郑国圃田的列姓士人

来此采风，写出寓言 《愚公移山》，引发了人们关
于愚与智的绵长思考。70多年前，一位农民出身的
革命领袖在延安的窑洞里提起愚公。他说，他要继
续愚公的事业。愚公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

当年，年迈的老翁未能搬走王屋山。但他的
继承人，带领全国人民，搬走了比王屋山更高的
三座大山。

愚公走出了王屋山。他像一颗火星，点燃了
千千万万颗渴望改变的心灵。

三座大山搬走了，新的大山又挡住去路。
愚公的后人们毅然挖山不止。

东沟村寻诗
大峪镇的女镇长是位诗人，她说，一千年

前，唐代诗人岑参路经大峪镇的东沟村，留下三
首诗作，从此，这里便与诗歌结缘。

如今，东沟村有一美誉：美丽乡村。来此观
光的游客络绎不绝。

美在何处？一棵缠满吉祥语的千年古树？用
磨盘铺就的溪中石径？岑参走过的青箩溪，流水
千年不断？

是的，这里的自然风光，处处都让人心旷神怡。
但是，最令人难忘的，却是东沟人的智慧。他们在创
造新生活时，能够让时光止步，让人在行走中不
由自主地停下，在熟悉与陌生中回味历史。

谁看到过一个村庄的民俗文化博物馆，主题
为渔、樵、耕、读的墙体彩绘？

哦，久违了，那些曾经摔过的泥巴团，推过
的铁环，游戏用过的木制火枪，玩过的玻璃球，
还有秋千、跷跷板、木滚筒……让我们一遍遍重
温童年。

那些保存完好且标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
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农舍，与当今
村民住进的红色楼房形成鲜明对比。还有那些曾
经用过的手推车、自行车、缝纫机、大哥大……
不同年代的老物件，灼痛游客的双眼。

东沟村，漫不经心地，带我们走进一个奇特
的时光隧道。

终于明白了，电视台约会春天的诗会，为何
在此举办。

悠然见南山
下榻济源，方知此地有一处原生态的森林公

园，名曰南山。顿时心动。
渴望南山一游。这是久驻心中的一个梦想。
中国该有多少个南山？心中的南山只有一个。
热心的才女青青充当向导，帮我们大家圆梦。
一座平凡无奇的大山，少有名胜，却有一顶

“中国森林氧吧”的桂冠。
许久没有走山路了。在柿树及许多叫不出名字

的树林间穿行。三个小时过去，竟然毫无倦意。
头戴星光回到山下，饥肠辘辘。直奔溪边的

农家餐馆，品尝地道的南山美味。
南山披上暗装。月牙儿隐而不出。山泉为我

们奏乐。野菊花似曾相识。
猛然间朝向南山，痴痴地看着，全都无语。
此地此刻，烦恼全消。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

同一个词汇。

济源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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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交车驶过三站的时候，他已经断定，眼前
大约两米处的这个男人，是个小偷。

有一次，他去某省城参加老同学的婚礼，乘坐
的公交车经过一个长长的隧道时，看见一个小偷
弓着腰慢慢走到前面右侧靠走廊的一位乘客身旁
稍后的位置，那位乘客仰躺在座椅上，可能睡着
了，小偷蹲下身把手伸向那位乘客的外侧裤兜。让
他奇怪的是，小偷并没有直接“探囊取物”，而是用
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了捏那位乘客裤兜突起的部
位，一边捏一边观察乘客的反应，可乘客并没有反
应，但是小偷也并没有取物，而是悄悄退了回去。
小偷一定是知道那裤兜里并没有钱或值钱的东
西。小偷很快就下了车，跟他一起下车的还有另
外一个男子，两人耳语着往后走去。

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
说到被偷，他自己也曾在公交车上遭遇过几次，

不过都是事后才发现的，所幸都是些小钱。他的兜
里从来没有装过超过1000元的现金，即便现在手头
宽裕了，他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其实很早他就学
聪明了，知道如何防小偷，没再给过小偷可乘之机。

那个男人是在三站之前上车的，一上来就被他
注意到了，当时车上虽然已经没有座位，但过道处
人还不是很多，他坐在后面也能看得很清楚，那个
男人是紧贴着一位挎包的女人上车的。最显眼的
是，男人戴着一顶有着长长帽檐的灰色鸭舌帽。

上车后，每到一站，随着有人上车，男人就会随
着挎包女人往后移两步，数站过后，车上的人多了

起来，而男人也随着女人移到后车门的扶手处。女
人穿着短靴短裤，露着一截光腿，上身穿紧身毛衣，
外罩一件军绿色的薄风衣，耳朵里还塞着耳机，白
色的耳机线连着风衣右口袋的一部手机，手机的牌
子看不到，隐约能看到插着耳机的一端的外壳。女
人双手扶着立柱，两眼平视窗外，似乎正听得入神。

开始，他以为男人和女人是一对情侣，但很快
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男人和女人在车上没有任
何亲密的身体接触，也没有任何交流，甚至都没有
互看一眼。此时，随着上车的人越来越多，男人已
经从女人左侧慢慢移到女人身后，左手拉着上面的
扶手，插在裤兜里的右手还时不时触摸一下自己的
帽檐。正是这个动作提醒了他，对，摄像头，男人戴
着长长的鸭舌帽，一定是为了躲避车上的摄像头。

想到这，他决定盯着这个男人，看看他到底什么
时候下手。此时的他，倒有了一丝莫名的紧张不安。

他发现男人正用眼瞄着女人风衣兜里的手机，

嘴角似乎还动了动。哦，原来小偷是盯上了女人
的手机，看女人的穿着打扮，用的手机应该也不
错。小偷挺会看人的，而且小偷知道现在时机未
到，因为只要他一动手，听着耳机的女人立即就能
察觉到。男人在静观其变。

公交车很快到达下一站，这时女人竟然取下耳
机拿在手里，看似要下车的样子，男人的表情似乎
也紧张起来。

他的心突然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知道，小偷
要下手了。

到站车停门开，下车的乘客挤到门口，女人正
准备抬脚迈下后门台阶，他看到男人的左手似乎
摸了一下女人的左肩，就在女人向左稍一扭头的
工夫，男人的右手迅速伸向女人的衣兜，取出手
机，拔下耳机，顺势将手机塞入自己长长的袖口。

完了，他想，这个小偷还是得逞了。
让他奇怪的是，男人没有留在车上，而是尾随

女人下车了。
真够胆大的，他想，难道小偷还惦记着女人包

里的东西不成。
车一时堵在站牌旁，他借此机会回身看向窗

外，此时，男人加快了脚步走到了女人的右侧，然
后右手在女人面前晃了两下，女人似乎看到男人
手里的东西，随即低头看看自己的风衣右口袋，把
手往里一伸，旋即又掏出来向男人的胳膊锤了几
下，男人顺势挽起女人的胳膊，两人携手走向路边
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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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底，春风刚探了探脑
袋，家里的樱桃树就迫不及待地
梳妆打扮。第一天才星星点点
亮了几朵浅粉的花苞；第二天，
竟哗啦一下，开了一树的雪。花
儿们热闹又熙攘地挤在一起，嬉
笑、聊天，勃勃生机扑面而来。

可能是花儿们的声音太响，
方圆十里的蜜蜂都得了召唤，呼
朋引伴，拎着花篮采蜜忙。春寒
料峭的三月，这一群群的劳动者
嗡嗡、嗡嗡哼着曲儿，撸起袖子
干得热火朝天，都顾不得抹一把
头顶的汗。枝头的小鸟也兴奋
地加油指挥：“这家樱桃最甜了，
兄弟们，咱们今年也好好干！”

到了四月，樱桃树方才安静
下来，默默绿着叶子，可一颗颗
青色的“珠子”噗噗噗冒出来，还
是出卖了她调皮的本性。时光
是最好的画师，他不慌不忙地调
色、着色，只见青涩的姑娘们一点
点红了脸颊，直至五月吉时到，通
通披上火红的盖头，那一低头的
温柔里，藏着酸甜的娇羞。

初夏的清晨，风儿吹得舒
服，天不亮，我跟爸爸就一起爬
树摘樱桃。慵懒的樱桃惺忪着
睡眼，沾一身露水，如刚出浴的
美人儿，散发着蛊惑人心的性
感，让人由心底忍不住怜爱她
们。嘿，这儿有一簇红娃娃！
诶，那儿的好像更红！啊，还有
那里……扎进樱桃树的怀抱，我
目不暇接、手忙脚乱，简直迷失
在这晶莹剔透的红宝石群里！

“你可慢点！”妈妈在树下
一遍遍劝我，我跟爸爸却还是一
个劲儿地往高处攀登，我们可经
不住每一位红衣少女的诱惑！
街市上的樱桃常常没熟透便被
急急摘下，好多还被迫“整容”

“美化”，因而显得硬邦邦、木讷
讷的，失去了本真的可爱。我家
的樱桃却格外不同，她们天然成
长、自然成熟，每一颗都饱满莹
润，如同新生儿吹弹可破的脸
蛋，盛满了胶原蛋白。凑近了，
还可以看见樱桃上粉嫩的茸毛，
携着最清新的果香。

可是，早起的不只有我们，
还有它们。瞅见我们在树上闹
得欢腾，家里的小狗也欢快地摇
起尾巴，嘤嘤撒着娇，恨不得也
冲上来耍。熟透的樱桃啪嗒落
下，狗娃们一个箭步，哼哧品了
这美味。不过更多时候，它们气
呼呼地羡慕着树顶端的家伙
们。没错，树梢上的樱桃最红最
大也最甜，那些不知从哪儿飞来
的鸟儿们正叽叽喳喳地开茶话
会，它们歪着脑袋，眯着眼睛，用
尖尖的嘴巴，一叨一叨地享受
着。我怪这些坏蛋们贪心，它们
总是一颗还没有吃完，又肆意去
啄另一颗，给我们这些可怜人儿
剩下半颗半颗的红，真叫人妒忌
它们的好口福！

当然，绝佳的美味还是要跟
更多人分享。我家小院的这棵
樱桃树，虽然结果不多，但我们
还是竭尽所能，送一些给邻居、
亲戚、朋友，甚至给路过家门口
的陌生人尝一尝。听到大家满
足地说“好吃好吃”，我们总能感
受到超乎寻常的快乐。就是这
样一棵不起眼的小树，用她繁盛
的花、浓郁的叶、丰硕的果，一次
次带给我们生活的惊喜。

而此刻，我沉浸在丰收的喜
悦中，已经期待起她更丰盛的未
来了。

寄左省杜拾遗（书法） 韩湘人

观雨（油画） 于奎元

一帮朋友聚会，有人忽然抛出一个问题：你
有多久没有看到过日出了？

日出？还真很久没有见到过了。一个人说，
我上一次看到日出，还是去年春天回乡探亲，早
起，陪老父亲下地干活，看到一轮红日，从地平线
上冉冉升起。另一个人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
到过日出了，印象里上一次看到的日出，是好几
年前在泰山上看到的，非常壮观。

这个话题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小时
候几乎天天都能看到的日出，竟然很久很久没有
见到过了，原因很多，难得早起，越来越高的城际
线阻挡，雾霾等等，都使日出这个景象，远离了我
们的日常生活。

话题又扯开去。有人又问，上一次与家人在
一起吃饭，是什么时候？

提这个问题的人，是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
经常出差，经常应酬，经常过家门而不得入，更别
说与妻儿、父母围坐在一起，安静地吃一顿饭
了。他说，他上一次与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还
是两个多月前，那天是妻子50岁生日，父母正好
从老家来，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还没开学，岳父
母也特地赶过来，自己又提前推掉了所有的约会
和应酬，这才难得地一家人围坐在了一起，吃了
一顿团圆饭。

没想到，他的问题也是大家的。有人说，自己
一家四口，虽然都在同一个城市上班或上学，但是，
不是你今天单位加班，就是他有应酬；不是你有这
件事，就是他突然有了另外的安排，总之，一家人很
难得聚在一起，常常是妻子做了四个人的饭菜，实
际回家吃饭的，只有一两个人。上一次一家四口
聚齐了在家吃饭，好像还是年夜饭那顿。

大家感慨不已，一家人都难得在一起吃顿
饭，这日子过得是真逼仄啊。

话题继续发散——
上一次完完整整看过的一本书是什么时候，

什么书？上一次做过的好事是什么？上一次的梦
想是什么？上一次大汗淋漓是什么时候？上一次
为什么泪流满面，激动不已？上一次回乡下老家
看望故土和亲人，距今多久了？上一次出远门是
什么时候，到了哪里，和谁去的，感觉怎样……每
一个上一次，都是对当下生活的一声拷问。

上一次，仿佛很近，可能很久远。生活节奏紧
张了，人们更愿意向前看，往前奔，朝前赶。当我们
偶尔驻足的时候，不妨回一回头，回首自己的来路，
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这么神色匆忙，你跑得这么
快，到底得到了什么，又遗落、错失了什么？

上一次，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活足迹和印
记，还有你对于生活和人生的态度。你忘记了上
一次看到的日出，很可能是因为你的生活，已经
缺少或失去了阳光和激情。

上一次是为了再一次，是不改的初心。

大客飞蓝天，创新纪元，亿万人民笑逐颜。空客
波音三足立，欧美嗟叹。

工业日强盛，科技精尖，二O二五①立宏愿。只
争朝夕强推动，三个转变②。

注：①二 O二五——中国民族工业振兴十年计
划；

②三个转变——2014年 5月，习近平考察郑州
经开区，提出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
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
变”，明确了做好新形势下质量工作的行动纲领。


